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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爸爸要救你
汪浙成

! ! ! ! ! ! ! ! ! !"#我感觉到事态严重

放下话筒，已经十一点多了。病情危急，
我立马打电话告诉楠楠，要她明天早晨陪鄢
莉莉，务必八点前赶来医院。第二天，!"月 #

日，星期日，移植第九天。雪后的北京清晨，北
风如割，寒气砭骨。我陪黄良从宾馆来到医院
时，曙色初露，路上街灯通明。空荡荡的马路
上，风驱赶着雪花像疾驶的车流，从身边呼啸
而过。但鄢莉莉、楠楠、小郑，还有曹医生，已
经在 $楼门诊室里忙开了。往常星期日空无
一人的门诊室里，现在灯火通明。穿白大褂的
医生护士忙进奔出，气氛紧张得有如一派临
战状态。曹医生就如同临战前的指挥员，神色
严肃庄重，在向参战人员做战斗动员。然后叫
旁边护士先给鄢莉莉打动员针，三小时后去
%楼细胞分离室采集粒细胞；然后吩咐另一
位护士领黄良去查体，我想陪黄良一起过去，
却被曹医生叫住了。“请你留一下！”她说，“我
还有点事情跟你说。”小郑和楠楠似乎已意识
到什么，对我使了个鼓励的眼色。然后，我跟
着曹医生一起上楼到主任办公室。
星期日医院里楼静人稀，办公室里就我

们两人。曹医生没有马上开腔，默默地坐了一
会，似乎在考虑着什么。我感觉到事态严重，
心在胸腔里怦怦怦地跳起来。过了一阵，她拉
开抽屉，从里面取出一纸显然是事先准备好
的文件，像推着一颗随时会爆炸的炸弹，小心
翼翼地一直推到我的面前。我一眼扫见，抬头
上赫然印着：道培医院危重病症知情书。
“您年龄大了，怕禁不起打击，前天晚上

在层流室门口见到时只是对您吹了吹风。但
今天不得不按规定把情况正式通知您。”她声
音很轻，但这时在我听来，每个字仿佛都是一
记重锤砸在我心坎上，加上今天不同以往地
改用尊称“您”，更显示出内容上的严肃性。
“您女儿目前主要由于血象低，免疫功能

长时期低下，体内原发性病灶都爆发出来了，
有肺部的，颅内的，肝脏的，软组织的。尽管我
们事先采取了一些必要的预防措施，但没想

到会这么严重。感染需要抗生
素。但三大类抗生素药由于她
胆红素太高都不敢用，这让我
们十分棘手。唯一的办法是输
送粒细胞，由于病情发展紧迫，
不得不将时间提前了。从理论

上说，粒细胞对汪泉肝昏迷没有什么效果，但
对抗感染会有间接帮助和支持，不过也只有
对百分之五十患者有效，还有百分之五十无
效。对汪泉究竟会带来什么样效果，就看她的
大运了！”曹医生说到这里停了下来，我觉得
刹那间房间里静极了，听得见我的心在胸腔
里扑通扑通地跳着。
“至于送饭嘛，今天开始就不必送了。反

正她也无法进食，我们用营养液在维持着她
的生命。什么时候再送，我们会通知你们的。”
曹医生说到这里停住了，等待着我的表态。
房间里空气仿佛凝固了，压得我透不过

气来。尽管此前已预感到汪泉危险，但正式通
知与自我感知的冲击力，毕竟还是有很大不
同。此刻我实实在在意识到女儿的命已危在
旦夕，身上同时有好几种病灶在作祟，每一种
都是致命的，而解救的办法却只能对付其中
一种，而且有效无效，还是个未知数！我一句
话也没说，也不再像上回谈话那样，还有想看
看申请书上内容的念头，浑浑噩噩地在知情
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又把那张薄薄的纸推
还给坐在对面的曹医生。就在那一瞬间，我心
中忽然涌起一股不可遏止的强烈的倾诉欲，
觉得自己就要失去女儿了。她来到这个世上，
和我一起才生活了三十七年，有关她真实的
身世，如果现在不讲，也许今后永远不再有讲
的愿望了。
我永远忘不了当年那两位风雪中走来的

志愿者。由于他们的到来，我这滚油浇心般的
焦急和煎熬，稍稍得到了一点缓解。更主要的
是，这个没有办法的办法———输注粒细胞带
来的效果，很快呈现出来。曹医生第二天便看
到垂危中的汪泉显现出一线生的转机，就是
因为给她输注了这两位捐献者身上宝贵的鲜
血———粒细胞！第一位捐献者鄢莉莉，福建
人，北大经济学院金融专业研究生，是我外甥
女楠楠的校友。两人在天津南开大学时是同
班同学，毕业后又先后考入北大经济学院，分
别攻读硕士博士，同住 "$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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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我给你画幅漫画

安叔眼睛一亮：“鞋子？那是个好主意！穿
上我送的鞋子走路，每走一步都能想到我
啦！”波亚笑起来：“那说好了哦，你送我一双
网球鞋！”安叔又眨了眨眼睛：“网球鞋？那是
什么鞋？”还没等波亚回答，安叔自己先笑了：
“我知道，不就是以前的跑鞋吗？好的，就这么
定了！”现在，轮到波亚眨眼睛了：“跑鞋？那是
什么鞋？”
这时，前面那个打着瞌睡的“眼镜

阿姨”回过头，嘴里咕哝了一声：“真
臭！”安叔又收住笑容，低下头去。波亚
夸张地鼓起了腮帮。波亚拉了拉安叔，
要他也学自己的样。安叔笨笨地嘟起
了嘴。
汽车还在行驶。此时，已经临近黄

昏了。阳光斜斜地透过窗子照进车厢，
给车里的乘客全都镀上了一层暖暖的
金红色，仿佛他们住在金碧辉煌的皇
宫里似的。原先瞌睡着的乘客都已醒
了，但是，他们好像都被温暖的金红
色感染了，默默地或者盯着光线，或
者看着窗外。这是一幅多么温馨的静
物画啊，静谧里蕴含着许多的生动和憧憬。
波亚被这景象感动了。波亚从书包里掏出铅
笔和速写本，想把这个场景画下来。安叔也
安静下来，不再问问题了，默不作声地在一
边看着。

只见波亚的笔下出现了半边车厢。半边
车厢里有座椅，有乘客，有司机。只是所有的
一切都是背影或侧影，显得有些神秘。波亚
一边画一边想象着，他们乘坐的其实不是汽
车，而是飞碟，他们正在向星星湾飞去。窗外
一边是白茫茫的云海，一边是亮晶晶的星空，
半是白天，半是夜晚。乘客们坐在金黄的向日
葵的椅子上，头上戴的是太空帽，脚上穿着像
鸭子的脚趾头那样的潜水鞋，既可以太空行
走，又可以在星海里游泳。波亚这么想着，他
感觉到长途汽车像飞碟一样在空中飞行。

安叔看了看画画的波亚，忍不住问道：
“波亚，你怎么会画得这么好呢？”波亚边画
边回答：“我参加美术辅导班呢。”安叔又问：
“谁都可以参加吗？”波亚说：“是啊。不过，有
的家长不让自己的孩子参加，说是浪费时
间，只让他们参加语文辅导班、数学辅导班、

英语辅导班……我爸爸妈妈也逼我参加，真
是好没劲。可还好，我说要是不让我参加美
术辅导班，那我别的一个都不参加，他们只
能同意了。”

安叔很不理解：“这么好的美术辅导班，
怎么可以不参加，还说是浪费时间呢？”波亚
接口道：“就是嘛。安叔，还是你开明！”安叔又
问：“你们美术辅导班里有女孩子吗？”波亚回

答：“当然有啊。”安叔很宽慰地说：
“这就好！这就好！”

波亚觉得安叔很奇怪，为什么
美术辅导班里有了女孩子就好了
呢？波亚想，大概安叔是个重女轻男
的人。其实，他爸爸妈妈也老是说，
为什么你是个男孩子呢，是个女孩
子才好呢，女孩子让大人省心。波亚
想，这多奇怪啊，应该问你们自己，
怎么来问我呢？还有呢，学校里的老
师也动不动就把女孩子说成是天
鹅，好像男孩子都是癞蛤蟆似的，可
没有癞蛤蟆，天鹅也会寂寞。
波亚继续画着。这次他是画坐

在前面的“眼镜阿姨”。波亚只用几
笔就拉出了“眼镜阿姨”的面部轮廓，然后他
开始给她安装眼镜。波亚画了一圈又一圈，一
圈又一圈。安叔凑过头来看，说：“那镜片真
厚，就像啤酒瓶底一样！”还没等安叔说完，波
亚这么一拉，那么一划，活脱脱出来了一只望
远镜。原来，波亚给“眼镜阿姨”戴的是望远
镜！安叔想笑，但他赶紧用手捂住了嘴巴。倒
是波亚自己笑出了声来。他拿起画稿看了看，
忽然觉得还没尽兴，他对安叔说：“安叔，你坐
好了，我也给你画幅漫画！”
安叔突然紧张起来，连忙用手捂住脸孔：

“别画，别画，漫画都是批评讽刺人的！”
波亚笑了：“哪里嘛，漫画就是卡通，画出

来的人都超级可爱的。你想想嘛，米老鼠可爱
吗？唐老鸭可爱吗？小熊维尼可爱吗？机器猫
哆啦 &梦可爱吗？”安叔拨浪鼓似的摇着头
说：“那不都是动物吗？你把我当动物不当人
嘛！”波亚说：“哪有啊，在我眼里，他们都是可
爱的小精灵。”安叔又用手捂住脸：“我又不是
小精灵！”“安叔，你坐好了，别动，我开始画
了！”波亚像是下达命令。安叔想了想，终于放
下手来，坐在那里不动了。


